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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菜醒来早
□刘培蕊

冰雪消融
□荐希华

　　独自走在风河边。风从西北来，
芦苇丛在冰冻的河面上倾斜，芦花变
成一把把小笤帚，指向东南。它们都
失去了青春的容颜，枯萎了。再也感
受不到北风的凌厉，再也听不到北风
的嘶吼。河水瘦弱，柳叶枯萎，紫薇树
竟然脱光了衣服，裸露出并不健硕的
身材。
　　期待一场雪，哪怕薄薄的一层，也
能妆点河流山川，给麦苗盖上棉被。
期待一场雪，哪怕持续短暂的时光，也
能净化空气，打造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终于，天气预报说一场小雪即将
到来。在黎明到来之前，在路灯惺忪
的睡眼中，它姗姗来迟。
　　雪花融化，了无踪迹。即便没有
脚步的踩踏，没有车轮的碾压，没有铁
锹铲除，雪也会慢慢融化。如鲜花凋
谢，如红叶飘落，零落成泥碾作尘；如
背离烟火的爱情，无声无息。雪花融
化，如美人香消玉殒令人痛惜；如绚烂

烟花惊艳四座，刹那归于沉寂；如流星
流光溢彩却归于尘埃。雪花融化，震
撼心灵。如海市蜃楼的幻境、心有灵
犀的邂逅、心照不宣的默契、于我心有
戚戚的对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期许、
静默中突然的掌声雷动……世间好景
不久长，但刹那的荣光足以让人铭记
终生。
　　残雪如残荷，也有它的美。残荷
本身有着苍凉寂寥的美，犹如凝固的
时间。留得残荷听雨声，荡气回肠，欲
说还休。
　　风河大堤上的人行道，残雪消融，
韵味无穷，看似静止的画面有着令人
无限遐想的空间。
　　它像埃及艳后一样，披着斗篷，高
昂着头，王冠高高耸起，极度奢华，极
具威仪，即便要走上断头台，也做出俯
瞰众生的模样。
　　它又像一座火山，郁积了百年的
能量，即将喷发。一缕火山灰已经腾

空而起，很快，火红的岩浆伴随着它被
燃烧后的粉尘，将遮天蔽日。它发泄
着自己的怒火，哪管生灵涂炭。
　　这是一颗大白菜吧？它锯齿状的
叶片完好无损，连根蒂也保留着一小
截，那些干枯的叶子被剥光，证明着自
己的清白；这是漫天飞舞的白云———
雪是地上凝固的云，不变的是它洁白
的本质；这是牛羊满山坡，吃饱了的绵
羊再回首，山峦依旧；这分明就是层层
涟漪——— 大海中，海浪在孕育，一旦跟
礁石碰撞，便激情飞扬，浪遏飞舟……
　　雪花融化，那些不规则的留白，也
是一幅精美的画，就像昙花一现，惊艳
四射，魅力无穷，让人们发出无限感慨。
世间好物不坚牢，能够震撼人心的、让
人耳目一新的，便是世间好物吧？
　　悲观的人会哀叹雪花凋零，乐观的
人会期待下一场雪的到来。与其沉迷
在虚无缥缈中，不如把握当下的实实在
在。毕竟，往事不可追，未来多变换。

复制爱情
□神雨

汲水的女子
来自一个废弃的村庄
她汲水的姿势很美

宛如一束盛开的花枝
在暖和的风中，乱颤

　　
我想，如果能在一夜之间

借到一场暖暖的斜雨
就能悄无声息地滋润

她干渴的爱情
　　

当沿途的露水
打湿了她飘逸的裙裾

当舞蹈的水桶
在她瘦瘦的肩胛上
晃动起一轮夕阳

　　
我总会隐蔽在一阙

带有忧伤的诗词之后
把她注目成一株婀娜垂柳
让她在我心灵的最深处

弱不禁风

　　学校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课是自由
活动时间，我们几个人相约下楼散步。
远远望见校园操场的边缘，枯黄的根
子苗里透出绵延的绿，走近看，发现是
一簇簇的蒲公英，嫩绿的叶子中间隐
隐有一个个小小的花苞。同事燕子马
上开心地动手挖起来，并边挖边说：

“现在用它炒鸡蛋或蘸酱生吃最美
味！”我闻言忍不住口舌生津，跑到后
勤老师那儿，要来了塑料袋和铲子，也
跟着燕子挖起了蒲公英。
　　根子苗铺就的草坪不比洼地，根子
苗纵横交错，蒲公英夹缝求生，挖起来
很是费劲。我很快就出汗了，突然感觉
到左手的无名指一阵刺痛——— 只见关
节处的伤口，一根黑黑的刺深陷皮下！
　　这一下就让我想起很久以前母亲
说的话：野菜醒来早，地头来报春。南
宋的辛弃疾有诗云“城中桃李愁风雨，
春在溪头荠菜花”，说的就是荠菜先春
而萌，是报春菜。
　　小时候还没上学就已经学会了挖
野菜，野菜种类繁多，能挖的有十几
种。鲜美的荠菜最受欢迎，人吃剩下

的就拿去喂猪喂兔子鸭子。和荠菜相
似的，是同样有着锯齿状叶子的蒲公
英，我们喊它“婆婆丁”，它的叶子比荠
菜宽大许多，生长季节也稍晚一些。话
说这些野菜小时候在田间地头到处都
是，没人不吃。不像现在，成了稀罕物。
这在我儿时是从没想过的。
　　年少不知生活苦。那时候，每天
放学后我们扔下书包，挎着篮子就跑
出去挖野菜。春风过耳，绿柳茵茵，燕
子啾唧，我们一群小孩叽叽喳喳，跑到
蓝天下空旷的田野里，撒着欢儿，唱着
歌，边挖野菜边玩耍。有很多次，连人
带篮子滚下山坡，好在土地松软，也不
至于受伤。等到天黑了，就又结伴回
家吃饭，快乐无比。
　　有时候，母亲也会在头一天抓出
一把肥嫩新鲜的荠菜，第二天早上我
们就可以吃到荠菜杂粮稀饭了，母亲
喊这个叫“闲饭”，或许是“咸饭”也未
可知，我至今没弄清，只记得好吃。遇
到母亲有闲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吃
到荠菜饺子，或荠菜小豆腐包子，常常
吃到撑。

　　疼痛的感觉将我的思绪拉回眼
前。和小时候一样，扎到手的第一个
反应，就是把指头含在嘴里，疼痛似乎
立刻减轻了，泥土气息沾满手心，醇厚
悠香。
　　同事们看着我傻傻的样子纷纷笑
了起来，我也禁不住笑了。
　　突然想起去年春天，我领着五岁的
外甥女在校园里挖蒲公英的事。她跟
随我来到这里，等弄明白我是要挖蒲公
英吃时，瞪大天真的眼睛问：“大舅妈，
老师说蒲公英开了花，就会变成小伞飞
走了。你吃到肚子里，你也会飞走吗？”
语气甚是担忧。
　　我禁不住笑弯了腰，可爱的小丫
头，我倒不担心我会不会飞起来，我担
心我吃到肚子里的蒲公英，会不会真
能开出花。
　　即便此刻我在写这句话的时候，
一想到外甥女那忧心忡忡的样子，还
是忍不住嘴角上扬，内心甜蜜无比。
　　野菜报春早。眼下野菜正绿，花
已半开，阳光正暖，走，迎着春风，挖野
菜去！

　　阳春三月，正值“万物生光辉”之
吉时，植树之节亦近焉。昨日，吾于园
中见早日“树苗”已参天，复忆往年，感
慨万千……
　　垂髫之时，吾等未解植树之道，就
使瓶、罐、铲、叉，于室中栽数盆景；或取
一盆，撒数颗豆，以水没之，不日便生嫩
芽，或立或卧，正如吾等，年幼恣意，生
机勃勃。师曰：“汝虽稚气未脱，若惜春
光晨时立志，学而时习，必有所长。”吾
思之，是取“树无根不长，人无志不立。”

　　总角之年，吾等初学种谷之道，又
至“领秀”园中栽树：或与父母持一锹，
奋力掘土；或紧扶树苗，以石围之……
吾等皆撰“愿书”于纸，挂于树，师曰：

“汝等应付诸努力，才可愿足；应如树，
发荣滋长，常有收获。”树日日有长，吾
等亦须时时有进，是“春种一粒粟，秋
收万颗子”之义邪？
　　而今又逢植树之日，吾等恰至金钗，
是毕业之年矣，将植樱桃于校园。吾欲
掘深坑，植一茁树；静待数年，吾等学成

归来，叩谢师恩，应见一参天大树矣！
　　《管子权修》有云：“一年之计，莫
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
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
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思之，吾之于吾师吾校，恰如树种嫩
苗，师日日呵护，教书育人，亦如植树。
是取“本立而道生”，根深而叶茂之
意也！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植树之于
吾等，已深意无穷。

植树思
□胡清宁

玉兰花开
□周雪洁

清晨，大雾弥漫
玉兰枝头的朵朵花苞

冲破迷雾
像一只只展翅欲飞的鸟
这是美，也是生命的力量

　　
你是美好的信使

选择在这迷茫的日子开放
带给人间一片春色

带来春的希望
　　

疫情总会过去
生活终将继续

太阳依旧会露出光芒
　　　　

雾开始散了
太阳不禁露出喜色
光线敲击着玻璃窗
我发现阳光的背后
藏有无数个艺术家

正在为大地的衣襟描上颜色

风之语
□赵守卫

是谁一夜无眠 悄声入户
是谁窗前起舞 轻扣牖枢
是谁相思暗度 扰人清梦
是谁举杯持斛 邀月弄竹

　　
一点星光入眸 两眼迢迢路

三生四季五六朝 落英缤纷柳飞絮
七亭八榭九十栈 芦花飘落人何处

　　
百年孤独 攒不住浊酒一壶

千里之外 风华绝代的西子湖
兜不下一株红豆树

　　
且执一把油纸伞
遮断流光细雨

任岁月如沙 随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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